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４６（１）：２１－２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３８５１（ｓ）．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１３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２９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１９ＮＤＱＮ３６２ＹＢ；２１ＮＤＱＮ２５５ＹＢ）；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Ｚ１９ＪＣ０９０）

作者简介：熊　啸（１９８６－　），男，江西玉山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诗歌与日本汉诗方面的研究。

森春涛对陈文述的接受及其诗坛形象的建构

熊　啸
（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清代杭州诗人陈文述以香奁诗得名诗坛，其为西湖三女士的修墓建祠则被时人目为“补天”之举，这些
皆对日本汉诗人森春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森春涛自青年时期就确立了对艳体诗的兴趣，他在诗中亦多次写及“补
天”的意象，并进一步将其自身定位为能以彩笔修补情天的诗人。在《诗魔自咏》一诗中，森春涛藉由时人对其“诗魔”
的批评进而对其诗学主张作了宣示，获得了同道的支持，并自命为“情天教主”，至此其诗坛形象的建构得以完成，陈
文述在明治汉诗坛上的影响力也达到顶峰。森春涛引领的创作风潮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日本近世以来汉诗坛的发展
趋势，也对此后的小说家如森鸥外、永井荷风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其文学史意义可在多重层面上得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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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道年间的杭州诗人陈文述并非清代诗坛的一
流诗家，然而其在日本明治年间的汉诗坛上却产生
了重大影响，其中尤以对森春涛的影响具有代表性，

后者通过努力又进而扩大了前者在日本汉诗坛的影

响力。这对影响与接受的诗人组合之所以受到关
注，一是因为森春涛在明治前期汉诗坛上可谓执牛



耳式的人物，影响力较大；二则因为近代以来中日两
国诗人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这一群体之间的往来及
相应的文学关系成为了关注的热点；三是陈文述在
中国诗坛的地位与影响力并不及在日本，二者之间
存在着错位的情况，这一现象的生成原因也颇值得
探寻。关于这一现象，中日学界已有较多相关研究，
如日野俊彦《森春涛的基础研究》［１］主要就森春涛出
版的《清廿四家诗》和《清三家诗钞》中选入陈诗的情
况作了具体论述；合山林太郎《幕末明治时期日本汉
诗文研究》［２］指出森氏父子诗作中“情禅”“美人禅”
等佛教意象的使用及对不遇女性的关心，皆表现出
受陈诗影响的痕迹；王学玲《香奁情种与绝句一
家———陈文述及其作品在日本明治时期的接受与演
绎》［３］在论述陈文述修西湖三女士墓事迹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了日本诗坛对其“情种”形象接受的合理
性；陈文佳著作《森春涛的香奁诗受容与汉诗创
作》［４］设“森春涛与陈文述”一章，提出森春涛所编
《清三家绝句》中所选陈诗出自其《颐道堂诗外集》，
并就具体的诗作例证指出其受陈文述影响的时间应

早于明治五年。学者们都注意到陈文述与森春涛之
诗皆以香奁艳体见长，其中后者更是藉由此体确立
其在明治汉诗坛的地位并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本文
则拟选取一个具体的视角，即陈文述的“补天”之举
与森春涛诗歌创作对其的接受，以此探讨森春涛对
陈文述其人其诗的具体取法路径，并分析此路径在
森春涛的诗学历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冀为该
论题提供一个独特的观照视角。

一、陈文述的“补天”之举

陈文述在日本明治汉文学圈的接受既有汉诗人

对其身为香奁诗作者的高度评价与效仿，更有森槐
南《补春天》传奇对其“情种”形象的进一步塑造与升
华。身为森春涛之子，森槐南对陈文述修西湖三女
士墓事迹的选取绝非随意处理的结果，其既在一定
程度上符合于陈文述在道光诗坛上本已确立的声

名，又与森春涛对陈文述其人其诗的接受相关联，这
一接受情况乃与森春涛对其诗坛形象的建构密不可

分。但在论及本文的核心内容之前，此处拟对“补
天”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书写及陈文述修墓之举在
同时人接受语境中的评价加以分析。
所谓西湖三女士，指的是宋代的周菊香与晚明

的杨云友、冯小青，三人皆与西湖有渊源并葬于此，
其中尤以冯小青的身世最为坎坷。她遇人不淑，又
遭大妇欺凌，以致郁郁而终，但她对自身又表现出一

种奇妙的怜惜之情，她令画师反复描绘其形象并为
之祭奠，其诗亦有“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
卿”［５］８４８之句，是以潘光旦乃以“影恋”这一心理学研
究角度对其人其诗作了分析①。但从文化层面而
言，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及对自我的珍惜与眷恋也
可在士人身上得到相应的观照，这应是清代文人热
衷于小青故事的重要原因。对陈文述而言，父亲的
言传身教及为宦经历使其长于经济之学，其文集也
大量收录了他对水利漕运发表的切实见解②，但仕
途的不顺却使他难掩失意之感，因此他也如前人一
样试图在温柔乡中获取慰藉，但他更为看重的是女
子对其才华的尊重与怜惜，可见如下诗句：

闺中大有怜才意，吟遍潇湘绿绮窗。（《后
古别曲》）［６］６５１

如此怜才胜卿相，乌丝小字寄金荃。（《题
黄尧圃重刊唐女道士鱼玄机诗集》）［６］６７１

只合大罗天上住，神仙毕竟解怜才。（《闲
情》）［６］６７７

蛾眉都是不凡才，画舫题襟有别裁。（《镜
秋水榭雅集诗》）［６］６９２

翠袖怜才卿有意，扁舟载艳我无缘。（《惆
怅》）［６］６９５

青衫憔悴无人问，只有蛾眉肯爱才。（《题
吴门画舫录赠董竺云》）［６］７０１

生平大有怆怀事，红粉多情解爱才。（《七
寄蘅卿》）［６］７０４

一方面，作为穷途失意之人，他的憔悴苦闷可在
怜才的佳人那里得到慰藉，所谓“怜才胜卿相”，当是
有感而发。另一方面，这又会深化他对蛾眉之才的
认识，由此推衍下去，他对闺阁诗人的热忱也可得到
解释，故他的热情程度超过袁枚，且与闺阁诗人的关
系也较袁枚显得更为暧昧。这一情况又进一步与他
的慕仙情结③结合在一起，如其题咏金逸诗集便有

２２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　第４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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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潘光旦：《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上海：新月书店，

１９２９年。

分别见《颐道堂文钞》中的《先考汾川府君行状》《与友人论
不宜引黄济运书》《高堰另建五坝议》《海运续议》《漕船递年减造议》
《丙戌南河议》《两淮盐筴议》等文。

此种慕仙情结在此前的文学传统中往往趋于香艳，因六朝
大量的遇仙故事本多具有艳情色彩，唐人又进一步将妓女称作仙子，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游仙”的内涵，相关论述可参见陈寅恪《元
白诗笺证稿》“艳诗与悼亡诗”一章。陈文述的慕仙情结在其第一部
诗集《碧城仙馆诗钞》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其“碧城”二字取自李商隐
《碧城三首》，这是一组意图以缥缈朦胧的仙界气息来掩盖其真实本
事的艳诗。



“蛾眉原是谪仙才”之句，并在序中称“闺阁中妙丽之
质、幽艳之才，皆天上谪仙人也”［６］６５９，则才女的薄命
又可与才士的失意构成一种类比，其对薄命小青的
关注，亦当与此情结相去不远。

《兰因集》是陈文述收录前人记叙冯小青生平及
当时人为其修墓所赋诗文而成的一部集子，集名取
自支如增《小青传》中所载冯小青语“兰因絮果，现业
谁深”［５］８４２。森槐南将陈文述的修墓之举称为“补春
天”，其传奇第一出“情旨”又点出全剧主旨为“兰因
馆重补离恨天”［７］４７２，这些提法很可能与《兰因集》中
诸闺秀吟咏陈文述修墓的诗句相关，但在谈及这些
诗句前有必要先对“补天”一词在此前文学作品中的
使用情况略作论述。该词出自《淮南子》所载女娲补
天神话，中有“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８］之句，
在清中叶以后，诗人们对该词的吟咏表现出明显的
倾向性，即将“天”指向“情天”或“离恨天”，这或与
《红楼梦》一书关联较大。“离恨天”一词源自民间，
其与佛经所载“三十三天”相关，民间传说认为其是
三十三天中的最高一层，其使用多与男女生离、抱憾
终身的语境相关，其在元曲中即已成为相对常见的
词汇，且开始与“补”字连用，如元代兰楚房《粉蝶儿
·赠妓》“你便有那女娲氏五彩石，也补不完离恨
天”［９］，又杨慎《闺情》“费长房缩不尽相思地，女娲氏
补不完离恨天”［１０］。在《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前身
绛珠仙草即游于离恨天之外，警幻仙姑亦自称“居离
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１１］７３，故离恨天乃是众多痴
男怨女风月情债所系之处。“情天”作为一个单独词
汇的出现则更晚，目前所能见到较早且普遍使用的
出处即是《红楼梦》，见第五回“转过牌坊，便是一座
宫门，上面横书四个大字，道是：‘孽海情天’”［１１］７４，
又秦可卿判词云“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
淫”［１１］７９，故在《红楼梦》中，离恨天与情天基本是一
致的关系。

“情”这一概念经由晚明的崇情思潮及相关文学
作品的建构，已具备了文化层面的意义，在“情生万
物”这一语境下，情被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是一切
事物的起源。《红楼梦》也是这一语境下的产物，故
书中顽石所补之天具备了双重层面的意味：一是神
话中的女娲所补之苍天，一是众多痴男怨女之情所
系的离恨天或情天。自此之后，清人在诗歌中对“补
天”一词的使用开始明显增多，如孙原湘《离恨天歌》
“娲皇百炼阴阳炉，铸错情天不能补”［１２］，乐钧《洞庭
龙女歌为祁生孝廉题洞庭缘院本》“写作人间断肠
曲，炼成娲石补情天”［１３］，宝鋆《七夕在即俗尚乞巧

戏成截句二首》“愿将五色支机石，补救千秋离恨
天”［１４］，等等。补天的行为及其主体在很大程度上
被赋予了有情乃至慈悲的意味，它并非出于一己之
私，而是为全天下的有情男女弥补缺憾，因而具有了
一种象征层面的意味。陈文述修西湖三女士墓的行
为亦被时人目为“补天”之举，如：

万古情天才子补，三生旧梦美人知。（顾登
衍《颐道先生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诗》）［５］８５６

劳君几处营新垒，艳说华鬘补恨天。（梁德
绳《云伯亲家重修菊香小青云友三女士墓赋诗
纪事奉和四律》）［５］８５７

春泥都化皇娲石，补满情天补恨天。（汪琴
云《颐道先生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诗用楚生夫人
韵》）［５］８５８

几处琼碑埋福地，一枝彩笔补情天。（陆明
霞《颐道先生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诗》）［５］８５８

填平爱海三生愿，消尽情天万古愁。（钱守
璞《颐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诗》）［５］８６３

冯小青含恨而逝，在后人看来，她的“情”没有得
到相应的满足与回报，所以才会催生出大量的诗词
吟咏及戏曲创作来弥补这一缺憾。而陈文述的修墓
则具有一种仪式性的意义，它的完成象征着小青的
痛苦与怨恨得到了消解，她的情感也最终得到了回
应，因此该行为被诸闺秀视为“补天”之壮举。在她
们的吟咏中，陈文述不仅为小青，也是为世间诸多痴
男怨女补足了情天，这样一来，他的行为便有了一种
普世性的意味，而陈文述也正是通过这些行为来消
解其仕途失意的落空感，并由此为其人生赋予别样
的意义。

二、森春涛诗中的“补天”意象及对
陈文述的接受

　　 关于森春涛与陈文述诗接触的记载，可见森槐
南《读陈云伯〈颐道堂集〉》组诗最后一首的附注：

余幼时随家君馆美浓人户仓竹圃（忱）家者
凡数月，有书肆以此集求售，家君将购之，以竹
圃请，竟为其所得。家君乃携外集十卷归，余初
学诗，颇爱诵之。［１５］

据陈文佳《森春涛年谱》［４］１７３，明治五年森春涛
曾暂居于户仓竹圃养老山房，其在著作中又作此推
断：“春涛在明治五年（１８７２）购得《颐道堂诗外集》以
前，至迟在文久三年（１８６３）时，应当已经接触过陈文
述的诗文作品，并受到其香奁诗风的影响。”［４］９７就
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日本汉诗人中最早提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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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出处是广濑淡窗《远思楼诗钞》［１６］中《月下独
酌》自注：“近读陈文述集载阮云台《望远镜中望月》
诗，与此相似，以其暗合，不删。”《远思楼诗钞》刻于

１８３７年，卷首有天保六年（１８３５）之序，可知陈文述
诗于此前已传入日本。此外小野湖山《湖山楼诗屏
风》［１７］（卷首有１８４７年湖山自序）对泽井鹤汀的介
绍称其“所著《吟香集》点翠拖香，似陈文述《碧城
集》”，泽井鹤汀在江户末年以香奁艳体得名诗
坛［１８］，小野湖山未将其比作在中国更为典型的韩
偓、王彦泓，而将其比作陈文述，说明陈文述此时在
日本（至少在部分诗人圈子内）已具有一定的诗名。
森春涛与此二人曾同属于梁川星岩玉池吟社，早有
交往，故其在明治五年之前接触到陈文述诗作的可
能性确实较大。
就具体文本而言，森春涛受陈文述影响的一个

重要依据，也是本文将以立论的基础，即是其诗对
“补天”意象的使用，分别见以下诗句：

犹如女娲炼五色，灵光晃曜疑神劖。（《镜
岩》）［１９］９

春入娲皇补后天，知他五色炼来圆。（《春
天》）［１９］２６

女娲炼得五色石，不补春人离恨天。（《春
恨》）［１９］６１

乞借娲皇五色石，何人为补美人虹。（《三
国港竹枝·三十七》）［１９］８６

一枝谁载玲珑笔，重补瞋花怨月天。（《三
国港竹枝·五十》）［１９］８７

在森春涛身后出版的《春涛诗钞》由多个体量更
小的诗集组成，且皆有具体编年，这为读者大致掌握
其诗的写作年份提供了便利。第一首《镜岩》所咏的
是岩石，或与陈文述的直接影响关联不大，后四首诗
则皆涉及“补天”这一行为，分别作于１８４０年、１８５９
年和１８６７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首诗题为“春
天”，其子森槐南写陈文述修墓之事的传奇则名“补
春天”，二者之间的关联似不应忽视。其诗如下：

春入娲皇补后天，知他五色炼来圆。不然
大地腾腾黑，焉得东风物物妍。游子魂迷芳草
外，桃花水接碧云边。美人筝影徐飏去，疑是当
年奔月仙。（《春天》）［１９］２６

此诗作于森春涛２１岁，水平并不很高，大体写
的是春日醉人的景象，起首提出诗作所吟咏的春天
乃“娲皇补后天”，正是补天的结果使得一切在东风
的吹拂下呈现出欣然美好之态。除“春天”之外，他
还吟咏了大量的同类诗题，如春云、春雨、春雪、春

月、春风、春寒、春城、春郊、春苔、春草、春雁、春蝶、

春莺、春燕、春愁、春梦、春柳等，此外他还在一年后
创作了《春诗百题》，这百首诗是在一天内写成的，这
为他在当时的名古屋赢得了不小的声誉。这些诗作
大体皆可视为艳体或准艳体诗，其对这些事物的吟
咏多关涉春天特有的情思或旖旎景象，文辞风格也
多趋于流丽绮艳，说明森春涛早年即对这类诗作表
现出高度的兴趣，这与《春涛先生逸事谈》中所说的
情况并不相同：“以香奁艳体之诗而一时声价骤起的
泽井鹤汀氏，据说（春涛）于此年（嘉永五年）与之始
遇。……此《题落花流水图》为赠与鹤汀之作，先生
之诗往艳丽一派的转向，即始于此时。”①虽然佐藤
六石与之关系密切，但不论如何，诗作本身仍应是研
究者判断其创作情况的最可靠资料，森春涛对此类
诗作兴趣的产生应远早于嘉永五年（１８５３）。森槐南
将其传奇命名为“补春天”，当与此诗不无关系，在传
奇的多处都出现了“离恨天”“恨天”“情天”等字眼，

这也与清中叶以来诗人们的创作情况相吻合。在最
后一出屠倬捡到的一阙《鹊桥仙》词中，则有“才人翰
墨是丹沙，则连那春天补了”［７］４８０之句，可以理解为
“春天”是统括以上诸“天”的一个独特概念，它当接
近于森春涛《春天》诗中所描绘的图景，这是一个由
才人的翰墨所营造出的理想世界。

《春恨》作于森春涛第一任妻子服部氏去世后第
三年，“女娲炼得五色石，不补春人离恨天”之句可视
为其悲戚心境的反映。此后《三国港竹枝》中的诗句
更具有代表性，竹枝词一体在江户后期逐渐确立其
专写游廓与游女的体例，故其在日本汉诗坛上的定
位更近于艳体，这与其在中国诗学传统中的定位颇
不相同［２０］。森春涛的《三国港竹枝》并非专写游廓，

但其重心也不免偏向于此，如“通仙窟底水盈盈”以
下数首与“侬家住在暮云中”以下数首写的即是当地
游女的生活情态，此处将涉及“补天”的两首诗作列
举于下：

板桥中断屐声空，不与当年画里同。乞借娲
皇五色石，何人为补美人虹。（去年秋，大水暴
至，有桥梁折损，而未及修之。）（《三国港竹枝·

三十七》）［１９］８６

楼雨吹灯犹别恨，港云黏袂也情缘。一枝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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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田武、黑川桃子、山形彩美：《翻刻〈春涛先生逸事談〉》，
《江戸風雅》（第五号），２００９年，第２７５－２７６页。按《春涛先生逸事
谈》为佐藤六石于明治年间所著，此文是对原文加上标点及分段的重
排本，引文为笔者所译。



载玲珑笔，重补瞋花怨月天。（《三国港竹枝·五
十》）［１９］８７

第一首写桥梁被水冲毁的遗迹，作者进而联想
到画中女子着木屐走过桥上的景象，提出希望能借
女娲的五色石为之修补，虹指的是桥，此诗虽未直用
“补天”之意，但所指向的仍是男女间的情缘，与“补
天”之义相类。第二首是组诗的最后一首，前两句是
森春涛诗常见的表现方式，即赋予自然物事以拟人
化的特征，且此种拟人化亦多指向男女之间的情感，
即“别恨”、“情缘”；最后两句则可视为收束之语，同
时也是诗人的自道：他的妙笔可以补足世间痴男怨
女们的恨天，这是一种宏愿，同时也是对其创作能力
的高度自信。森槐南的“才人翰墨是丹沙，则连那春
天补了”之意亦与之相类，这部戏曲虽写的是陈文述
的故事，却也明显受到其父诗作构思的影响：即文学
创作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实中的缺憾，因为诗人
完全有能力掌控其笔下的世界，营造出这一圆满的
境界乃是他身为诗人的责任与担当。

三、森春涛的艳体诗书写及其诗坛形象的建构

如前文所说，森春涛在早年就已确立了对艳体
诗的兴趣，作于其少年时期的《绝林寺十二叠韵》即
有句云“不知诗本出情种”，“禅榻茶烟吹绮梦”［１９］８－９，
这是一种典型的才子笔法，“禅榻茶烟”出自杜牧《题
禅院》“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２１］，这两
句诗在江户末年与明治时期如同“兰因絮果”一样成
了被频繁引用的语源，它展现的多是一种对旧日恋
情或冶游生活的一种带有禅思的静观态度，尽管它
出现在年仅十几岁的诗人笔下更像是一种姿态的模

仿。《游仙集唐三首》的第三首中所用的全是《香奁
集》中的诗句，显示出他对此集的熟读。此外其对江
户时期反映町人趣味的草子小说也表现出了较高的

热情：
国史稗官非不读，翻将绮语写情来。世间

难遇兰苕手，何待掣鲸方是才。（《跋为永春水
扇头翡翠》）［１９］３５

为永春水是江户后期著名的人情本作家，代表
作有《春告鸟》《春色梅儿誉美》等，森春涛在此盛赞
他的文才，并提出“掣鲸”并非是展现才华的唯一途
径。“兰苕”“掣鲸”语出杜甫《戏为六绝句》“或看翡
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２２］，“翡翠兰苕”指的是
对细节的刻画雕琢，“鲸鱼碧海”则是更为宏大的气
魄。森春涛在此反用其意，提出“兰苕手”亦不易得，
能将“绮语写情”的为永春水同样是高才之士，不宜

轻看。在写于２１岁的《四月二日作》中，森春涛已陈
露了对艳体诗写作的爱好：

生辰对酒笑吾痴，平日徒耽艳体诗。庭上
牡丹春事歇，不成一事又空枝。［１９］２９

四月二日是其生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森春涛
都保有在此日作诗的习惯，并持续性地对自己当前
的状态加以审视，在这首诗中，他提出对艳体诗的耽
溺令其一事无成，不难发现其中所隐含的无奈之感，
但其后来的不少作品却显示出他对这类诗作的爱好

并未改变：
一片风怀难自持，湘帘半卷月离披。研朱

夜滴芙蓉露，謄写香奁本事诗。（《秋夕》）［１９］５７

妍花丽月不胜佳，定里僧犹起下阶。何害
道人黄鲁直，时还破戒咏风怀。（《纵笔 ·
四》）［１９］６２

忍将风月付鸡肋，误把生涯归兔毫。仰屋
自呻还自笑，恶诗留稿等身高。（《纵笔 ·
五》）［１９］６２

蚕眠细字倩柔荑，謄写新诗属失题。若把
黄金铸吾像，度他才子陷泥犁。（《自跋风怀诗
后》）［１９］７０

风怀未废才人笔，血性将赓壮士歌。笑比
柴桑陶靖节，赋闲情了咏荆轲。（《风怀》）［１９］７２

如果说第一首所展现的还只是一种无法割舍的

本能，后几首则包含了他对一种批判语境的回应，因
在以儒家文学观为核心的诗歌批评体系中，此类诗
作一直都是遭受批判的对象，该语境会对写作者产
生一定的压力，陈文述在编选其第二部诗集《颐道堂
诗选》时即听从萧抡的规劝，删除了《碧城仙馆诗钞》
中大量的早年之作，森春涛在这一点上则比陈文述
表现得更加坚定。《纵笔》的“何害”二句反用《冷斋
夜话》所载法云秀对黄庭坚写作艳词的教诲，认为这
并不妨碍佛法的修行（巧合的是，黄庭坚字鲁直，森
春涛名鲁直）；“仰屋”二句则进一步转变为一种自嘲
的姿态，即自己的诗作遭到恶评亦无妨，因为它们的
数量已达到了“等身”的程度，由此可见森春涛已将
此类诗作视为了其创作面貌的一个标签。在《自跋
风怀诗后》中，他更进一步将自己的形象提炼为“教
化主”般的存在，“属失题”意指“无题”，这是艳体诗
中重要的一类，“黄金铸吾像”兼用李洞铸贾岛像一
事与元好问“合着黄金铸子昂”［２３］诗意，意指希望自
己能够成为艳体一脉的广大教化主，来度化那些因
写此类诗作而堕入泥犁地狱的才子们。应当说，森
春涛对其诗坛形象的定位在这首诗（作于１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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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３年间）中已显露出了端倪。最后一首则借用陶
渊明既作《咏荆轲》又赋《闲情》的先例对艳体诗写作
有害人品的观点提出反驳，这一提法在晚明以后的
中国诗学批评著作中亦不少见。
明治七年（１８７４），森春涛移居东京下谷摩利支

天街，开设茉莉吟社，此后刊行《东京才人绝句》，又
创办《新文诗》杂志，其在东京诗坛上的影响力日渐
增大。大江敬香在其《明治诗坛评论》中提出丹羽花
南对森春涛移居东京一事的促成及其人脉的打通起

了关键作用：
春涛森鲁直之名所以能高出诗坛，成为与

枕山旗鼓相当的存在，并以其茉莉吟社构成下
谷吟社的敌手，其背后之势力实在于花南，在于
花南之嗜好，在于花南之地位。……艳体诗在
世间一时的流行，春涛的毁誉皆至，可以说皆是
花南之力的所致。（引文为笔者所译）［２４］７９－８０

关于丹羽花南其人，此处限于主题无法过多展
开，而《新文诗》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其以
杂志的形式迎合了新的时代，并以汉诗这一古老文
体承载对开化新世的书写，“放风致乎新韵，皆新世
鼓吹之尤者”［２４］１１２，使其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且刊
物以“每篇批评，每月刊行”［２４］１０５的方式使写作者们
同声相求，从而招致许多诗人投入麾下，森春涛的影
响力遂与日俱增。由于《新文诗》为森春涛所主办，
除去交游、时事、咏史等题材外，艳体诗也是其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对此陈文佳已有相应的论述［４］１１９－１２４。
嘉兴人叶炜曾两次东渡日本，受到森春涛等人的热情
接待，其《煮药漫抄》有记：“余自浮海东游，诗格为之
一变。……惟赠丹羽花南一律即效其体，诗云……甫
脱稿，森春涛即选以付梓，评曰：‘我辈所喜在此种
诗，一读琅然，不觉圈破了。’其见赏如此。”［２５］付梓
当指选入《新文诗》，其“我辈所喜在此种诗”之谓，一
则点明他们对此类诗作的喜好，另外也从侧面反映
出在森春涛的影响下，一个固定的诗人群体已经形
成，除了森春涛门下的四天王即丹羽花南、神波即
山、奥田香雨与永阪石埭外，森春涛之子森槐南、桥
本蓉塘、永井禾原，以及年轻一辈的诗人如大江敬
香、上梦香等人皆在其中，其规模不容小视。

１８８０年，森春涛写了一组《诗魔自咏》，这组诗
作对他而言意义重大，同时也为本文判断其对自身
形象的建构提供了重要依据，其序如下：

点头如来目予为诗魔，昔者王常宗以文妖
目杨铁崖，盖以有《竹枝》《续奁》等作也。予亦
喜香奁、竹枝者，他日得文妖、诗魔并称，则一生

情愿了矣。若夫秀师呵责，固所不辞也。［１９］１１８

王常宗即王彝，他曾著《文妖》抨击杨维桢诗以
“柔曼倾衍、黛绿朱白”之辞迷惑世人，致使“裂仁义、
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２６］。关于“点头如来”的身
份，日本学者日野俊彦引依田学海《学海日录》的一
则记载推断其为冈本黄石，他对森春涛有“诗非不
妙，然非正派，当属魔道”①的评价，并导致了两人的
交恶。在此森春涛直言“予亦喜香奁、竹枝者”，且希
望日后能以“文妖、诗魔并称”，则是针对此批判观点
作了明确的宣言，认为此类诗作是其创作乃至诗坛
定位的标志，这样的自白在中国诗坛上可说是颇为
罕见的。以其中数首为例：

空中之语写魂销，可见才人结习饶。永劫
不磨脂粉气，诗魔赖得并文妖。
平生不必患才多，奈此芬芳悱恻何？若准

沧浪当日说，情天教主是诗魔。
作佛当生上品天，未如生作合欢莲。与其

木偶饰边幅，灵活宁参游戏禅。
三生口业一泥犁，笑咏风怀待品题。说与

旁人犹不信，大烦恼是大菩提。［１９］１１８－１１９

“空中之语”即黄庭坚作艳词遭法云秀劝谏后所
提出的借口“空中语耳”，杨维桢以此作为其《续奁
集》的写作理由，森春涛则将其归结为才人的结习，
这是一种烦恼，但在其他诗作中则被他视为一种挥
之不去的情结乃至本性，如前引《秋夕》一诗，亦如此
处第二首的“奈此芬芳悱恻何”；所谓“永劫不磨脂粉
气”，说得果断且决绝，以表明他对批判者的观点持
坚决抵抗的态度。第二首的“患才多”用张华评陆机
文才过多之典，“若准沧浪当日说”则以一种玩笑的
语气表明自己若生于严羽之前，则也能在《沧浪诗
话》中占据一席，此或是对批判者观点的回应。末句
的“情天教主”颇值得注意，前文指出森春涛曾多次
使用与陈文述形象相关的“补天”意象，并在《三国港
竹枝》中确立了其能“补瞋花怨月天”的诗人形象，之
后又提出希望能够度化因写这类诗作而堕入泥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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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日野俊彦：《森春濤の基础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２０１３年：第１５０页，引文为笔者所译。又，陈文佳援引入谷仙介及揖
斐高以点头如来“当系春涛友人戏号”观点，并引小野湖山《诗魔歌赠
森髯史用清人梅某诗佛歌韵》一诗以为其人即小野湖山，恐不确（见
《森春涛的香奁诗受容与汉诗创作》第１２３页）。据本文下文所引桥
本蓉塘《诗魔歌并引》的内容来看，其诗显然对此人表现出明显的敌
意，小野湖山的立场与亦之相当，只是持论更为宽达。故点头如来当
另有其人，而非小野湖山，二人的诗作应是为森春涛助阵而作。日野
俊彦著作中所引依田学海《学海日录》之言颇为详凿，其论或更为
可采。



才子们，则是进而以广大教化主的身份自命；这里他
进而将其提炼为“情天教主”，应当说至此他对其诗
坛形象的定位已经确立，香奁、竹枝等诗体则是他借
以建构其诗坛形象并发挥影响的利器，考虑到他在
当时东京诗坛上的影响力，这一宣言的提出应是顺
理成章的结果。第三首的“与其木偶饰边幅，灵活宁
参游戏禅”与其早年所作《佐分但州招饮谈诗》中的
“与其夸大无风趣，宁自空疏得性灵”［１９］２０可谓如出
一辙，其针对的应是以模拟为主的诗学主张，此句则
是他对批判观点的反驳：与其模拟前人正统的诗风
而沦为木偶，不如灵活自由地书写其最擅长的内容，
“合欢莲”一词兼有男女情爱的题材与禅宗话头的意
味，后者又照应末句的“游戏禅”。第四首可看作是前
举《纵笔》组诗观点的延续，即他并不以作风怀诗而招
致口业乃至堕入泥犁为意，“笑咏”二字展现出他的气
定神闲，尾句的“烦恼”即第一首诗中的“结习”，他认
为这种烦恼或许即是“菩提”，即开悟的境界。
事实上不只是森春涛，与之同时的桥本蓉塘与

小野湖山也对“诗魔”这一批评提出了他们的见解，
其中桥本蓉塘《诗魔歌并引》的语气颇为激烈，其起
首“谁以诗魔目此翁，诗魔诗佛将无同？君不见香象
渡河羚挂角，区区自诧小神通”即释放出强烈的火药
味，其中“香象渡河羚挂角”出自严羽《沧浪诗话》，严
羽论诗推崇盛唐，这又与森春涛《诗魔自咏》中的“沧
浪当日说”“木偶饰边幅”等语产生了关联，可见批判
者论诗乃主盛唐，崇尚格调，并以此批判森春涛倡导
的香奁一体。此后桥本蓉塘又将森春涛比作端坐于
天魔舞中的老魔，并称如来、五百罗汉也在其映衬下
顿失精彩：“一自诗魔占道场，如来亦失白毫光。可
知五百阿罗汉，也应瞻仰老魔王。”并对“法云”（对艳
体诗词批判者的代指）表现出不屑的态度，“何物法
云嗔破戒，我知法界输魔界”，最终归结于诗道本无
魔、佛之分，强为划分不过是庸人自扰：“呼魔呼佛强
名耳，本来无佛亦无魔。”［２７］森春涛在诗后不无得意
地评道：“上下二千年，东西一万里，乃至灵北香南，
诗中以魔称者，髯史一人而已，足以夸艳天下。后世
岂得不欣然受之耶？”［２７］这一评语同样显现出他试
图以此身份在诗歌史上确立其地位的野心，因前无
古人，故他不必忧心于“影响的焦虑”。
小野湖山的《诗魔歌赠森髯史用清人梅某诗佛

歌韵》效仿袁枚弟子梅冲的《诗佛歌》（见《随园诗话
补遗》卷三）而作，相较桥本蓉塘之作，其立场显得较
为客观，所见也更为透彻，“邪山外道悉容包，魔之见
解亦超超。怪怪奇奇极变化，诱人之道尤广大”指森

春涛既为魔，则以怪奇为本，且其诗道广大，将所谓
“邪山外道”悉数容入，即对他人吸引力极大。“手挥
快剑劈袈裟，现出词坛老夜叉。若非青藤即铁史，蛇
神牛鬼互腾拏”则更以杨维桢、徐渭等“怪人”与之相
比，“魔乎纵横得自由，于世间事不回头。魔乎细大
能兼总，有似蒙庄嘲周孔”写出其特立独行的姿态，
非名教所能笼络。“月在天上云掩翳，得失到底唯自
知”指个中得失森春涛自己应最清楚明白，亦即无须
他人置喙之意。诗作最后归结为“诗魔歌继诗佛歌，
要开诗派一宗始”［２８］，则是清晰地点明了森春涛的
野心，亦为《诗魔自咏》作了一个酣畅淋漓的注脚。
佛、魔虽不相同，但梅冲与小野湖山二诗的意图皆在
于鼓吹袁枚与森春涛作为当时诗坛的广大教化主，
产生的影响力极大，亦能吸引大量的追随者，且颠覆
性、叛逆性极强（小野湖山所举杨维桢、徐渭等人亦
是如此），并进而改变了诗坛的格局，这在一定程度
上也揭示出森春涛在诗歌创作上效仿性灵派后劲陈

文述，又进而上承乾嘉诗坛性灵派祖师袁枚的诗学
路径。

四、余论：森春涛的影响及明治香奁
诗风潮的文学史意义

　　１８８０年正是陈文述热潮在明治汉诗坛处于鼎
盛的时期，在此两年前，由森春涛担任出版人的两部
清诗选集《清廿四家诗》与《清三家绝句》的出版进一
步扩大了陈文述在明治汉诗坛上的影响力；一年后，
森槐南所创作的《补春天》传奇面世，他将陈文述塑
造为一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绝世才子，由此不难
联想到陈文述在当时日本汉诗坛上的声名也是如

此。出版于１８８０年的《怜香惜玉集》与１８８１年的
《蓉塘诗钞》中诸评论者的眉批皆将陈文述视为香奁
诗人的典范，考虑到森春涛在此时汉诗坛上的地位，
则这股陈文述热潮当与他的提倡不无关系。
中国清末民初的诗人樊增祥被人目为“诗尚侧

艳，自少至老，不变其体”［２９］，这一定评放在森春涛
的身上也可谓恰当。森春涛对中国清代的诗人如王
士禛、张问陶等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但其对陈文
述的热爱则显然与其偏好香奁这一诗学宗尚相关。
对陈文述而言，为历史上或仅仅存在于文学想象中
的女性修墓立祠是他中年以后的重要事业之一，而
修西湖三女士墓则可称得上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

笔。他被诸闺秀目为“补天”的才子，这一点为森春
涛提供了灵感，他多次在诗中写及此词，并将自己定
位成一个能以“笔补造化”的诗人，其所补的亦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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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男女们的“情天”，而艳体诗（香奁诗）则成了他补
天的利器，他由此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在汉诗坛上的
定位，这一定位最终在《诗魔自咏》中被提炼为“情天
教主”的形象，这意味着他在当时已具备了足够的号
召力与影响力，其在日本汉诗史上的地位也可宣告
成立。
从日本汉诗自江户后期至明治时期的发展历程

来看，森春涛这一人物的出现并非偶然，在某种意义
上，他可以说是呼应了时代的趋势。自江户后期复
古诗风淡出诗坛后，诗歌的题材与风格得到拓展，且
伴随着诗歌写作权力的下放与诗人们对市井题材关

注度的提高，游廓、男女之情等题材逐渐进入诗人们
的创作视野，晚唐诗风与性灵诗学观的流行都成为
了此时诗人们写作艳体诗的推动力。至明治时期，
由于人们对晚近的清诗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加
之性灵诗学始终发挥着持续的影响力，性灵派后劲
如张问陶、郭麐、陈文述等人的诗名开始崛起，其中
陈文述又以香奁诗的创作得名，故他在明治汉诗坛
上的被选择也不无其必然性。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
看，此股风潮也可视为是日本汉诗创作本土化趋势
的一环，伴随着这一趋势的增强，儒家诗学观的地位
也不得不随之发生松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
汉文学的最终衰弱），森春涛遂能在东京汉诗坛上发
挥出极大的影响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当时的
诗风。
在明治末年与大正时期崭露头角的小说家们在

明治前期与当时的汉诗人们共享着相同的阅读语

境，彼时诗坛上香奁诗风的盛行在他们的写作历程
中也留下了印记，如森鸥外在其小说《雁》（写于

１９１１年）中即记录了其明治十七年（１８８４）文学青年
时期的记忆①：

在所谓的新小说和剧本尚未诞生，抒情诗
中子规的俳句和铁幹的歌尚未出现之前，谁不
喜欢读用唐纸印刷的《花月新志》和用白纸印刷
的《桂林一枝》之类的杂志呢？槐南、梦香等人
的香奁体诗可以算得上是其中最有品味的东西

了。我也是《花月新志》的忠实读者，所以记
得。［３０］８

他所回忆的是继森春涛之后，森槐南、上梦香等
年轻诗人的香奁诗大行其道时的情况，这类诗作与
后来被称为现代文学的小说、剧本、抒情诗等的共同
之处即在于其抒情性，这使得在这一代成长起来的
小说家们自然地将它们视为同一类作品，森鸥外就
此强调道，“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所谓文学趣味

的缘故”［３０］８，他以一种现代性的目光对此类诗作做
了审视。永井荷风之父永井禾原为诗亦长于艳体，
永井荷风在青少年时期也曾接受过汉学的教育，拜
岩溪裳川为师，后者又是森春涛弟子，故其文学趣味
实则也深受这一时期汉诗坛的影响，对此他在《下谷
之家》［３１］（写于１９１０年）一文中回忆道②：

然而试细想之，我自此时开始已初生了放
荡的诗趣，换言之也即是自文字中唤醒的艺术
快感。在被称作“香奁体”的中国诗中，其美丽
的文字是何等地迷醉了我的诗心……
艳体诗成拂壁尘，竹西歌吹买青春。二分

明月犹依旧，照此江湖落魄人。
别后情怀愁易催，相思有泪梦低回。桃花

落尽人何在，细雨江南春水来。
永井荷风较森鸥外走得更远，乃从对艺术品鉴

中获取审美感受的能力这一角度阐述了此类诗作对

他的启蒙意义，而这一阐释视角又与他所崇尚的源
于欧洲的唯美主义思潮相关联，后者又进一步在其
小说及散文创作中发挥出作用。由此视之，森春涛
所引领的这股香奁诗创作风潮不仅在日本汉诗史上

具有重要影响力，其在近现代日本文学史上的意义
亦值得进一步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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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王學玲．香奩情種與絕句一家：陳文述及其作品在日本

明治時期的接受與演繹［Ｊ］．東華漢學，２０１２（１５）：２１３－
２４８．

［４］陈文佳．森春涛的香奁诗受容与汉诗创作［Ｍ］．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５］陈文述．兰因集［Ｍ］／／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３８册．上

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４．
［６］陈文述．颐道堂诗外集［Ｍ］／／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５０４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７］森槐南．补春天传奇［Ｍ］／／冯小青戏曲八种校注．王宁，

任孝温，王馨曼，校注．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６．
［８］刘安．淮南子［Ｍ］．许慎，注．陈广忠，校点．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１６：１４５．
［９］张禄．词林摘艳 ［Ｍ］．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１９５５：３５３－
３５４．

８２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　第４６卷

①

②

引文为笔者所译。

引文为笔者所译。



［１０］吴梅．吴梅词曲论著四种［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４３７．
［１１］曹雪芹．红楼梦［Ｍ］．无名氏，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
［１２］孙原湘．天真阁集［Ｍ］／／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４６４册．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３２４．
［１３］乐钧．青芝山馆诗集［Ｍ］／／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４８１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１１．

［１４］宝鋆．文靖公遗集［Ｍ］／／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６２３册．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５９９．
［１５］森槐南．槐南集［Ｍ］／／詩集日本漢詩：第二十卷．富士川

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東京：汲古書院，１９９０：３４．
［１６］廣瀨淡窗．遠思楼詩鈔［Ｍ］／／詩集日本漢詩：十一卷．富

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東京：汲古書院，１９８７：

２４４．
［１７］小野湖山．湖山楼詩屏風［Ｍ］／／詞華集日本漢詩：第七

卷．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東京：汲古書院，

１９８３：１５６．
［１８］熊啸，严明．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汉诗风潮的演变与泽井

鹤汀的《吟香集》［Ｊ］．东疆学刊，２０１７，３４（３）：３２－３７．
［１９］森春濤．春濤詩鈔［Ｍ］／／詩集日本漢詩：第十九卷．富士

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東京：汲古書院，１９８９．
［２０］熊啸．竹枝词在日本诗学定位的转变及与“好色”文艺

的关系［Ｊ］．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２０１９，２（３）：４９２－
５０７．

［２１］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４５０．
［２２］杜甫．杜诗详注［Ｍ］．仇兆鳌，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９００．
［２３］元好问．元好问诗编年校注［Ｍ］．狄宝心，校注．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１１：５２．
［２４］大江敬香．明治詩壇評論［Ｍ］／／敬香遺稿．東京：東京印

刷株式会社，１９２８．
［２５］叶炜．煮药漫抄［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４３辑．台

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９：９１．
［２６］王彝．王常宗集［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２２９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４２３．

［２７］桥本蓉塘．蓉塘詩鈔［Ｍ］．東京：翫古斋，１８８１：３７．
［２８］小野湖山．湖山楼詩稿［Ｍ］／／詩集日本汉詩：第十六卷．
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東京：汲古書院，１９９０：

５４１．
［２９］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Ｍ］／／樊增祥．樊樊山诗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０６２．
［３０］森鷗外．雁［Ｍ］．東京：新潮社，２００８．
［３１］永井荷風．下谷の家［Ｍ］／／荷風全集：第七卷．東京：岩

波書店，１９９２：２７２－２７３．

（责任编辑：唐亚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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